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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国色芳华》的热播，让观众不仅沉醉

于荧屏上的盛唐风华，更被创作者对历史的严谨

呈现所打动。该剧导演丁梓光凭借独特的创作

理念与精心打磨的细节，让唐朝的魅力在当代叙

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于历史深处挖掘真实。丁梓光反复强调，

《国色芳华》要做以唐朝为背景的“落地古装

剧”。为了实现“让观众‘看到’唐朝”的承诺，丁

梓光带领创作团队开展了大量严谨的工作。他

们深入研究文物资料、历史书籍和学术成果，还

邀请专家团队对建筑形制、器物纹样等进行细致

考据。像剧中精致的银香囊、片场建筑地砖等，

都饱含历史韵味，这种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求，

奠定了全剧的美学基础。

该剧舞蹈与音乐的设计也充分体现了“落地

感”。丁梓光以三场关键戏份为例，阐述舞蹈如

何与叙事紧密结合。刘府宴会的伞舞，在展现唐

代贵族审美的同时，巧妙地将刺杀动作融入伞骨

旋转的节奏变化中；胡人酒肆的胡旋舞，借助急

促鼓点和飞扬裙裾，外化蒋长扬查案时的心理张

力；火耀金丹售卖场景的火石舞，用火星迸溅强

化火耀金丹的神秘特质。丁梓光认为，舞蹈与音

乐的合理搭配丰富了叙事维度，推动了剧情发

展。声音设计同样别具匠心，拓展了历史时空的

纵深感。在不同空间，音乐逻辑各有特色。皇宫

以庄重、大气的宫廷雅乐为主，市井则灵活融合

雅乐、燕乐、胡乐、戏曲等。“我们创作团队大胆创

新，将集市叫卖、驼铃叮当、染坊捣练等民间烟火

声音融入其中。这些环境音与乐声相互交织，既

还原了市井生态，又呼应了盛唐的开放气质，收

获了观众的喜爱。”丁梓光说。

为呈现千年前的自然“时间”，丁梓光采用了

三重策略。在画面上，4K画质在兼顾现代观影

习惯的同时，保留“颗粒感”，在保证清晰度的基

础上增添岁月侵蚀感；服装刻意做旧，青苔泥渍

和象牙扇的包浆变化，成为角色成长的见证；夜

戏严格遵循“光源符合场景”原则，通过县主居所

与平民家中烛台数量、光晕冷暖的差异，无声地

推动叙事，体现了丁梓光让画面承载时间重量的

美学追求。服化道在剧中不只是视觉点缀，还承

载着丰富信息。丁梓光介绍到，何惟芳的牡丹吊

坠经过多次修改，目的是让演员触摸时就能感受

到其贵重，从而更自然地投入表演。蒋长扬的象

牙扇也是如此，扇骨重量使李现持扇动作区别于

纸扇，生动展现出士族子弟的矜持。

勾勒烟火里的生命之光。“牡丹”是贯穿全剧

的核心意象，具有深层时代隐喻。丁梓光谈到，

在唐代贵族眼中，牡丹是“庄重华贵”的雅玩，但

何惟芳通过努力，让平民百姓也能欣赏到牡丹之

美。这一跨越阶层的美的启蒙，蕴含着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与向往。剧中女主角何惟芳的成长历

程，生动诠释了丁梓光关注市井民生、聚焦平凡

奋斗者的创作理念。从遭夫家侵占家产的商贾

之女，到创立牡丹产业的独立女性，她的每一次

蜕变都深深融入唐代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图景。

剧中“深夜练石锁”的细节初看令人费解，但随着

采撷山花、对抗强权等情节展开，这一伏笔化作

女性觉醒的力量象征。丁梓光始终坚持“细节是

历史的注脚”的创作准则，在他看来，唯有经得起

考据的细微处，才能让艺术真实更具说服力。导

演努力打破类型化创作窠臼，着力刻画扎根时代

土壤的女性群像。每个角色都紧扣其生存境遇

与性格特质，在历史经纬中自然生长。

荧屏内外的文化共鸣。《国色芳华》剧集热播

引发的文化破圈效应，直观体现在观众自发的多

维考证中。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它印证着

导演丁梓光“影视创作应搭建古今对话桥梁”的

理念。在剧集播出后，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和观

众从各自角度对剧中元素展开深入探究。历史

学者从酒器纹样解码唐代商贸密码，美术团队溯

源屏风画技法里的审美流变，农科专家则专注于

剧中牡丹栽培技艺，论证其科学传承，展现了传

统农业技术的智慧与价值。观众也对此进行多

方开掘。剧中牡丹纹样被解读出“天人合一”的

东方智慧，街巷叫卖声引发中古音韵研究热潮，

这种多维度的文化解码，恰是艺术作品与时代精

神共振的生动注脚。《国色芳华》的创作既非简单

复刻文物的“博物馆叙事”，亦非天马行空的戏说

演绎，而是以考古实证为根基构筑故事框架，用

现代审美激活传统文化基因，最终让历史叙事焕

发出当代价值。当屏幕前的观众在唐代织锦纹

样中寻得审美共鸣，当种植户因剧集热播拓宽牡

丹销路，文化传承便实现了从精神滋养到现实反

哺的完整闭环。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

院讲师）

以细节为针脚，织就盛唐烟火图卷
——《国色芳华》导演丁梓光的创作密码

□张榆泽

欧阳予倩的欧阳予倩的““文友圈文友圈””
□□杨杨 乐乐 叶卜玮叶卜玮

近日，首届“欧阳予倩戏剧奖”揭晓，多部作品

及多位戏剧工作者获奖。该奖项是国内继田汉戏

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之

后，又一个以中国杰出戏剧家命名的专业奖项，旨

在纪念欧阳予倩先生为中国戏剧事业作出的卓越

贡献。随着奖项的公布，欧阳予倩这位中国现代戏

剧的先驱者，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欧阳

予倩的一生堪称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缩影。他早

年留学日本期间参与春柳社演出，将西方戏剧形

式引入中国；回国后，他不仅编创了《潘金莲》《忠

王李秀成》等经典剧作，还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现

代戏剧教育机构——南通伶工学社，培养出大批

戏剧人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他横

跨京剧、话剧、电影等多个领域，既是编剧、导演，

又是舞台表演艺术家。他曾与梅兰芳并称“南欧

北梅”，这一称谓至今仍在戏剧界传颂。1949年，

欧阳予倩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成为

新中国高等戏剧教育事业的领航人。欧阳予倩能

够取得如此成就，既源于其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开

阔的国际视野，也得益于其以“诚、义、容、雅、通”

为准则构建的文坛经纬网——这张跨越半个世纪

的人脉网络，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多元养分，

更为中国戏剧事业凝聚起关键力量。

一为“诚”，赤子肝胆照汗青

“诚”字源自田汉致郭沫若信中“（我）深信

‘一诚可以救万恶’乃绝对真理”的箴言，恰成欧

阳予倩与田汉半世纪莫逆之交的生动注脚。作为

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先驱者，田汉不仅是卓有成就

的剧作家、歌词作家与诗人，更在文学、话剧、戏

曲、电影等领域建树斐然。1923年，欧阳予倩与

田汉在沪上初逢，竟如故交，彻夜长谈不舍别离。

二人虽性情迥异——欧阳严谨如松，田汉洒脱似

云，却因对戏剧的赤诚而志同道合。有一段时间，

欧阳予倩和田汉存在着艺术观念的冲突，欧阳予

倩在旧剧舞台上经营数年，田汉则主张彻底的戏

剧改革，二人常常吵得面红耳赤，却始终秉持理

性探讨，毫无个人意气之争。田汉直言不讳认为

欧阳予倩演出的京剧《徽钦二帝》《武家坡》等剧

乏善可陈，但当他在艺术鱼龙会上欣赏到欧阳予

倩亲自编剧和演出的《潘金莲》后，便被欧阳予倩

的艺术全然陶醉了。该剧以翻案笔法重塑潘金莲

形象，既控诉封建压迫，更彰显女性觉醒意识，令

徐悲鸿赞叹“翻数百年之陈案，扬美人之隐衷；入

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田汉更由衷感慨：

“我们把此次《潘金莲》的演出，当作我们新国剧

运动的第一步。”

1935年，田汉筹组“中国舞台协会”，困于人

力财力之际，只能寻求旧友相助。信至欧阳处，欧

阳即赴南京，鼎力相助。抗战期间，欧阳和田汉在

桂林过从甚密。1944年2月至5月，欧阳予倩、田

汉等人在桂林联手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

会，8省30多个文艺团体的千余名艺术工作者在

漓江之滨演出170余场，观众达10万人次。除了

演出，展览会还举办了参观人数近4万的戏剧资

料展览，召开了为期16天的戏剧工作者大会。欧

阳予倩和田汉的精诚合作，不仅凝聚了文艺界共

识，更彰显了抗战时期戏剧的辉煌成就，为胜利的

曙光积蓄了力量。1950年，欧阳予倩的爱女欧阳

敬如与田汉的长子田海男缔结连理，周恩来与邓

颖超亲临证婚。始于“诚”字的友谊，历经时代洪

流淬炼，终成百年艺苑最动人的金石交响。

二为“义”，铁肩担道破长夜

夏衍在为欧阳予倩的文集写序时特别指

出：“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

予倩、洪深和田汉。”欧阳予倩不仅和田汉相交甚

密，与洪深亦有长达30年的友谊，二人相交突出

一个“义”字。洪深是知名的戏剧编剧和导演，曾

和欧阳予倩、田汉等人一同为“话剧”定名，还是

电影剧作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剧本《申屠

氏》，担任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

编剧。此外，他还是知名的编辑家，编纂了《中国

新文学大系·戏剧集》，编辑《光明》半月刊、《戏剧

时代》以及《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周刊达108

期，对戏剧的普及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921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洪深看到沈

雁冰（茅盾）、郑振铎、欧阳予倩等13人成立的

“民众戏剧社”的《宣言》，其中写道：“当看戏是消

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

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

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又是一块正直

无私的反射镜。”这顿时引发洪深的高度共鸣，他

给“民众戏剧社”写信，期待结识戏剧的同道者。

可惜，“民众戏剧社”只存在了9个月便宣告解

散。1922年，洪深抱着要做“中国易卜生”的想法

回到上海从事新剧工作。

欧阳予倩认识洪深后，知晓其为人与才华，

便邀请他加入“上海戏剧协社”，一同开展新剧运

动。洪深第一次为戏剧协社排戏，就选择排演欧

阳予倩的《泼妇》与胡适的《终身大事》。洪深这样

安排有自己的考量，因为这两部剧都聚焦新青年

的婚恋问题，且当时新剧演出多为男扮女装，洪

深认为这不符合戏剧发展规律。于是，他在《终身

大事》里采用女演员扮演女角，在《泼妇》里用男

演员扮演女角的方式排演。《终身大事》男女合演

展现出自然状态，更加凸显《泼妇》一剧中男扮女

装带来的滑稽感，盛行许久的新剧舞台男扮女装

风气在此次排演后便“寿终正寝”了。洪深以欧阳

予倩编写的《泼妇》为试验品，这自然得到欧阳予

倩的首肯。欧阳予倩还亲自为演员化妆，体现出

他对好友及戏剧事业的支持。

抗战烽火中，洪深因时局动荡陷入困境，曾

试图携全家轻生未果。欧阳予倩闻讯连夜驰信宽

慰，更联络田汉、柳亚子等文艺界同仁发起联名

赠诗，以文人特有的方式传递精神力量。新中国

成立后，两位戏剧大家在京重逢，共同投身文化

建设事业。1955年洪深病危之际，将年幼的女儿

与毕生藏书郑重托付于欧阳予倩、田汉，完成知

识分子的精神传承。这场超越生死的文化托付，

成为20世纪中国文人道义精神的深刻见证。

三为“容”，虚怀若谷纳百川

欧阳予倩性格儒雅，宽以待人，且乐于提携

后辈，这也是他能收获诸多友谊的原因。欧阳予

倩与曹禺的“《日出》删减风波”亦能彰显其雅量。

曹禺年少成名，23岁时便创作出《雷雨》，海内外

剧团争先演出此剧，茅盾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

的赞叹。完成《雷雨》创作后，曹禺旋即投入《日

出》的写作。经过长时间积累，曹禺终于完成《日

出》，这部心血之作再度在中国剧坛引发轰动。

欧阳予倩一直留意着这位文坛新人，他十分

喜爱曹禺的剧本。1934年回到上海后，欧阳予倩

共导演了四出戏，其中两部便是曹禺的作品。欧

阳予倩看到《日出》剧本后，欣喜不已，决定即刻

将其搬上舞台，成为首位排演《日出》的导演。出

于对演出时间、主题解读及演出效果的考量，欧

阳予倩在为上海戏剧工作社排演《日出》时删去

了曹禺极为珍视的第三幕。曹禺认为，从主题和

写作技巧上来看，《日出》的第三幕是必要的，如

果第二幕之后还停留在陈白露的客厅里，那剧本

就无戏可写了。曹禺在看完“删减版”的《日出》

后，一方面非常感激演员们的演出，但他同时也

认为第三幕被删去太令人遗憾了。所以，曹禺在

文章中写道：“《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

论如何应该有。”据饰演陈白露的演员凤子回忆，

欧阳予倩知道曹禺的想法后，感叹道：“对作者真

是有说不出的歉意，怎样让作者明白我的用心

呢？”欧阳予倩和曹禺都是剧作家，所以欧阳予倩

对曹禺珍视作品之心是能够感同身受的。

两个月后，欧阳予倩为中国旅行剧团再度排

演《日出》。此次因演员阵容齐整，得以在演出中呈

现出欧阳予倩心中理想的戏剧形象，《日出》四幕

剧均在舞台完整上演。当时，曹禺每周末都从南京

赶赴上海观看演出，对欧阳予倩在中旅排演的《日

出》极为满意，与欧阳予倩之间的“隔阂”也随之消

除。1949年，欧阳予倩与曹禺齐聚中央戏剧学院，

共同投身新中国高等戏剧教育事业。1988年，曹

禺抱病参加欧阳予倩铜像在中戏的落成仪式，并

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深切缅怀这位戏剧界的

老前辈。这段令人难忘的友谊，不仅体现出曹禺对

作品完整性的坚守，更让我们感受到欧阳予倩仁

慈宽厚的长者之风和对戏剧艺术的坚持。

四为“雅”，诗词弦歌著新章

欧阳予倩出身浏阳书香世家，常予人以德高

望重的夫子印象，其与友人的交往亦多逸闻雅

事。1917年，他在上海加入柳亚子主持的南社，

由此开启二人深厚友谊。1943年柳亚子于贺诗

《贺欧阳予倩五十六岁初度兼戏剧活动三十六年

纪念》中写下“南社交情终古在，好持杯茗话炎

凉”，追忆社中情谊；次年寓居桂林时，更对欧阳

予倩主持的西南剧展赞叹不已，以“戏剧精神为

民主，竞渡中流看左右”之句赞誉其艺术理念。

虽欧阳予倩赠柳亚子诗作今已散佚，但1944年

粤剧演员红线女与马师曾婚礼上，二人共题红绸

的庆贺诗得以留存。柳亚子挥毫“风流雄武平生

意，从遗人间不寂寥”，欧阳予倩则戏谑“善歌西

粤刘三妹，一对情人化石头”，尽显文人谐趣。

1950年欧阳予倩编剧的新中国首部芭蕾舞剧

《和平鸽》在京上演，柳亚子观后盛赞，特赋《浣溪

沙》赠毛泽东。毛泽东遂以同调和词回应，成就

文坛佳话。

欧阳予倩与后辈的交游亦别具风致，抗战期

间，他读完端木蕻良的《红拂传》后，兴奋不已，希

望端木蕻良能创作更多的京剧剧本。某次造访时，

他预想到端木正伏案写作，所以就写了首绝句，从

窗外递进来。诗为：“春宵何处觅情郎，拥被挑灯春

恨长。吟到拟云疑雨候，小生端合便敲窗。”欧阳予

倩戏称自己为“小生”，上款落“红良小姐”以调侃

对方，此等幽默令端木感叹其毫无前辈架子，前辈

威严化作春风，滋养后辈创作灵思。

正是因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稔，欧阳予倩

在一生中改编了大量的“红楼戏”，如《黛玉葬花》

《黛玉焚稿》《晴雯补裘》《宝蟾送酒》《馒头庵》等。

他还创造性地以京剧、桂剧、话剧、电影等形式改

编过《孔雀东南飞》《人面桃花》和《桃花扇》等文

学作品，产生了极大影响。欧阳予倩在指导桂剧

演员尹羲排演《人面桃花》时匠心独运：要求将

“去年今日此门中”四句念白分两段处理，通过抑

扬顿挫与情感递进，从初见悸动演绎至肝肠寸

断，将文学意境转化为舞台张力，这无不体现其

文学修养对戏剧实践起到的积极作用。

五为“通”，跨界融通连中外

这里所说的“通”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通才

之谊，欧阳予倩与众多文人的交往常能打破专业

藩篱。例如，他与鲁迅因戏剧结缘，鲁迅曾在日本

观看过欧阳予倩主演的《黑奴吁天录》，此后鲁迅

也留意过欧阳予倩创作的小说。20世纪二三十年

代，在上海内山书店的组织下，欧阳予倩与鲁迅参

加了文艺漫谈会等活动，鲁迅对戏剧的深刻见解

令欧阳予倩折服。1936年鲁迅逝世，欧阳予倩亲

率团队拍摄丧仪影像，为后世留存珍贵记录。

欧阳予倩与茅盾的交往始于共同创办“民众

戏剧社”，编发专业戏剧刊物——《戏剧》月刊。

1948年，茅盾与郭沫若、夏衍等人在香港发起为

欧阳予倩六十寿辰暨戏剧生涯四十年庆贺的活

动，会上茅盾曾评价“欧阳先生本人，就是一部活

的现代中国戏剧运动史”。1949年，茅盾出任文

化部部长，欧阳予倩担任文化部直属的中央戏剧

学院院长，二人工作联系更为密切。1950年4月

2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大会上，茅盾代表文化

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贺词，此时距离二人发起

“民众戏剧社”已近30年。1962年，欧阳予倩去

世，茅盾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并亲笔写下“春柳

发轫，桃扇翻新，舞史草创，大匠频开风气；行圆

志方，恭良俭让，既红且专，后生长仰楷模。予倩

院长千古——沈雁冰敬挽”的挽联，此挽联正是

欧阳予倩一生成就与为人的真实写照。

欧阳予倩与老舍的交往也颇为深厚。欧阳

予倩曾导演过老舍创作的剧本《国家至上》，深

知老舍在语言方面的深厚功底。1953年，为在

舞台确立标准舞台音的过程中，欧阳予倩曾多

次拜访老舍，双方共同商定以北京音系为标准

音的话剧台词发音。老舍还为欧阳予倩推荐了

许多曲艺艺人到中戏任教，欧阳予倩也多次邀

请老舍到中戏讲学。

“通”的第二层要义是文化融通。20世纪初

期，世界各国联系不断加强，文人交往不再局限

于本国。欧阳予倩曾留学日本，又前往英、法、德

等多个国家考察，与各国文艺界人士多有联系。

其中，他和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往令人印象

深刻。1926年，谷崎润一郎抵达上海后，郭沫若、

田汉、欧阳予倩等人曾多次为谷崎举办集会，让

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除夕夜，田汉与谷崎

不请自来到欧阳予倩家中，欧阳一家热情款待两

位客人。满门诗书风雅的氛围，令谷崎深感惊艳。

欧阳予倩题诗“竹径虚凉日影移，残红已化护花

泥。鹦哥偶学啼鹃语，唤起钗莺压鬓低”赠送给谷

崎。谷崎回国后，将欧阳一家人的诗词发表在日

本的杂志上，使其广为流传。与谷崎相交后，欧阳

予倩很快将他的剧本《无名与爱染》改译为《空与

色》，而《潘金莲》一剧中的唯美主义特点，也明显

能看出谷崎对欧阳予倩的影响。1956年，欧阳予

倩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谷崎前去与老

友相会，欧阳予倩极为感动，再次赠诗给谷崎。

1962年9月，欧阳予倩去世，谷崎得知消息后泣

不成声，随即写下《回忆旧友欧阳予倩》一文，缅

怀良友。这种以艺会友、以心传心的交往范式，恰

是文化融通的生动缩影。

从清末春柳社新戏的金声玉振，到南国艺术

运动的艰难探索；从抗战的烽火硝烟，到新中国

文化建设的扬帆起航，欧阳予倩以艺术家的热忱

织就了一张文坛经纬网。他与诸多文学家的真挚

情谊，并非仅仅是个体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一

个时代文气的汇聚。在时代的浪潮中，中国文化

人以“诚”“义”为基石，以“容”为胸怀，以“雅”为

气质，以“通”为追求，浇筑着中华文脉复兴的根

基。他们的故事，就此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熠

熠生辉的篇章，永远激励着后来之人。

（杨乐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叶卜玮系中央戏剧学院中国现代戏剧馆

馆员，本版照片由杨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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